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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等 
 

 
    采访对象：黑荫贵，生于 1948年，北京汇文中学学生。1969年 1月与习近平同一批到陕西
省延川县插队，分配在关庄公社关庄大队。1973年抽调为拓家川公社团委书记，后供职于陕西渭
南供电局，1989年调回北京工作，2008年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 12月 13日 
    采访地点：中央蛋 枋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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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延川县学习沼气的代表团，到四川去学习经验。（据了解，看到《人民日报》报道后不久，习

近平与北京驻延川干部柏根柱等三人一起到四川遂宁等地学办沼气，回梁家河后在知青窑旁边挖

池子，建成后产出沼气。县里组织七人去四川，应是习近平第二次入川深入学习沼气，之后有延

川大办沼气。）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和习近平一起去四川学习的经历。 
    黑荫贵：大概是 1974年 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
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

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

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

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

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

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
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

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

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

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

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
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

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

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

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

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

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 5个地区 17个县，差不多 40多天的样子。
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

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

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

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

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

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

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

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 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 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
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 7、8 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 100 多
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

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

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

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

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

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

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

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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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

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采访组：习近平在考察期间都学习了什么东西？ 
    黑荫贵：习近平那时年龄很小，但是很稳重，做事情很认真，是个实实在在想问题、爱思考
的人，话语很少，比较内秀，没有一些干部子弟那种张扬。我和他是在延川县集合要出发了才第

一次见面，互相一介绍你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就这么认识了。在陕北插队的知青，不管你是干部

子弟还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大家地位是一样的，都是受苦的农民。 
    我们到四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和习近平住一间房。那个时候我年龄比他
大一些，我们住在一起，两个人都抽烟，成为了烟友。 
    采访组：在四川学习的时候有哪些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黑荫贵：那次学习确实有很多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们在四川无论走到哪儿，到处
都写着“热烈欢迎老区人民来四川考察指导我省沼气工作”的横幅。这些话让我们非常感动。一

方面，四川人民把我们称为老区人民，延安圣地的人，这是给我们很高的荣誉；另一方面，人家

说我们来指导，那是谦虚、是客气，实际上我们是来学习的。这就让我们更加感到这次学习的使

命和责任重大，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访问，因此每个人的学习态度都很端正、很认真。我们学习参

观结束最后总结的时候，提出来回去后要跟县里汇报，第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第二要

把四川的师傅想办法请过去，第三他们的灶具我们能带的尽量带着，而且回去后要在我们这三个

大队做试点，力争三个月全村实现沼气化。 
    印象深的再就是途中曾经遇到过危险。那是我们参观完大邑县，在回成都的路上，下起了大
雨，我们的车要从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由于山路陡峭，途中遇到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车子打滑
一下子撞在山边上，我们当时都在车上，万一再刹不住就掉进悬崖了，特别危险，大家全都吓坏

了。 
    还有，我们去的有些县是血吸虫病比较严重的地方，那儿的水污染严重。我们到乡下去学习
办沼气，要趟河沟，要踩水，很容易传染到血吸虫病。但是近平、我们都没在意，就是想着一定

要完成好这次学习任务。到了县招待所，人家专门准备干净的水让我们洗脸，说你们北方来的，

抵抗力比他们当地人差，怕我们传染上。 
    我们就是这样去学习的。四川省沼气办的人认为，你们这些老区人真能吃苦，我们还没有接
待过你们这样的参观团。以前那些团就是看一看就完了，走马观花似的，而你们一待就是 40 多
天，要求参观各式各样的，各种条件下的沼气池怎么建的都要看到，各种类别的都要学到，你们

这是真学。我们这种学习精神让他们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每看到一个沼气池，不

只是外边看看、拿手电照照里面就完了，而且都要搭上梯子下去的，下到里面去看，真的是很认

真的。 
    那次学习，还有一个小插曲。四川德阳县是我们计划参观的一个重点，那里有一个机械厂，
把柴油机改造以后，不用柴油而是直接用沼气带动柴油机，发动柴油机以后带动电动机发电。我

们到了他们那儿，他们的技术员外出学习了，几天后才能回来。于是我和习近平两个就跟张之森

建议，请他们先回去，我们俩再等两天，到德阳把东西拿上以后就回来。老张同意了。在工厂等

人期间，我俩去了一趟都江堰、峨眉山。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拿公款旅游？实际上我们完全是用

自己的钱去的，回去报销也只报销从成都到陕北的火车票和在德阳办事的住宿费。我们在峨眉山

是住在山上，也没花什么钱。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去峨眉山、都江堰，包括二郎庙的时候，我发现习近平有一个特点，就
是：凡是那里门上的对联，不管是峨眉山寺庙里的，还是青城山的，他几乎都很认真地抄写下来，

然后细细品味。我们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还见到了大学生毕业来当尼姑的，近平还和她们聊，

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来当尼姑？原来有的是厌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还有的是想通过这个考一

个宗教学院，也是一个出路。在寺庙借住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们聊：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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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守着这个寺庙怎么解决生活问题？你们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峨眉山海拔 3100 多米，整个儿上山就没见几个人，就我们两个爬山。刚开始下雨，后来下
雪、下冰雹，路就那么窄，哪有现在这么宽，我们是揪着树枝和树叶子向上爬，用了两天才爬上

去。在山上除了住寺庙，我们就住在天文站，给人家 10 块钱，吃人家一碗米饭，炒上个菜，真
是很贵的。我们还看了日出，还看到所谓“佛光”。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峨眉山普贤菩萨所讲的

佛学思想，就是知和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很多东西，他的很多讲话，也强调知行合一。首先是

知，知就是个人的社会实践和体验，你知透了、知明白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

怎么做才能达到目标。他的治国理念中，知和行是贯穿始终的。 
    我讲这些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近平老早就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从他见了好
对联就抄下来、遇到新鲜事就刨根问底，再联系他插队期间如饥似渴地坚持读书学习，都说明近

平是一个崇学尚读的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采访组：从峨眉山回来后你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德阳？ 
    黑荫贵：是的。我们见到德阳那个工厂的技术员之后，他给了我们一张图纸，介绍了柴油机
内燃室扩大的一种方式。当然，柴油机燃烧室扩大到多大合适，他也没有讲得太具体，只是告诉

我们扩太大不行，扩太小也不合适，因为就那么小一个空间，沼气池的燃点和柴油燃点各方面都

有很多问题。从四川回来以后，我们经过反复实践，最后还是成功了。 
    采访组：你们从四川回来以后就开始办沼气了吗？ 
    黑荫贵：回来以后，县里成立了延川县沼气办公室，张之森任沼气办公室主任，我们不属于
沼气办的成员，但我们所在的村县里设为了沼气试点村，一共有三个，包括梁家河村、官庄村、

城关村。我们村先修了三个沼气池，都是土池子刷灰浆的，点火成功了。习近平他们村也做了几

个。 
    采访组：您在修沼气池的时候碰到过什么事？ 
    黑荫贵：我们在试验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并不太大，因为陕北老百姓有打窑洞的经验，也有做
蓄水池的经验。我们选择土壤最好、土质最好的地方去做，第一个沼气池做的很小，也就 3—5
立方米，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而且我们是按图纸去做，确保沼气池不漏，多刷点浆，多抹

点灰，水泥标号高一点，沙子少一点，细一点，就可以了。陕北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用小镢

刮，刮得很光滑，就像他们的窑洞不是抹出来的，而是刮出来的一样。过了 20 多天，终于有一
口沼气池点火成功了，引起很大轰动。因为过去老百姓根本不相信，说沼气怎么可以做饭，还能

点灯？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刚开始建的沼气池特别小，只能见到小的火力，产气

量不大。产气量不大的原因是温度问题，清绦叶子太少了。那时候刚开春，没有那么多叶子，我

们只得弄老玉米秆，当然产生的气就差一些。即便这样，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 
    县里领导看过之后，就提出全县大办沼气 100 天，要求我们这三个村要实现沼气化，80%的
农户都能用上沼气。当时老百姓积极性都很高，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看到沼气的作用了，而且在自

己家就可以弄。县里又拿出政策解决水泥问题、白灰问题、沙子问题。全县那些条件比较好的村

还派来大量工人帮着一起建沼气池，同时也让他们学着怎么办沼气，然后全县进行推广。这些村

的人背着粮食来，在我们这儿起灶，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们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这样，我们

三个村用 3个月时间就实现了 85%—90%的沼气化，最差的户都能用沼气点灯了。那时把这种干
法叫作“大干快上”。《延安通讯》当年曾刊登了一篇通讯，叫《取火记》，介绍了延川办沼气的

情况。当年，全县有 3000 个沼气池，全省在县城、梁家河召开沼气现场会，参观的重点就是习
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因为当时他既是知青又是大队书记，带着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特点最明显，

效果最好。推广时，我们官庄和梁家河都建了两个大的沼气池，都准备用沼气发电。我跟习近平

每人都拿一份图纸，分别去找县农机公司看怎么做这件事，然后就扩大燃烧室，弄好了以后带动

发动机也成功了，可以用沼气发电带动放电影的机器，就能够看电影了。如果沼气不够，就用大

气包去各家各户收集，然后补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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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在学办沼气这件事上，您看到了习近平哪些品质和特点？ 
    黑荫贵：习近平话不多，爱思考，而且思考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他看到当地老百姓
自己做的炉具、灯具，就提出要带一些样品回去，还希望四川把师傅派过来，带着我们办沼气。

他还提出把四川的烤烟弄些回来在陕北种，因为产量高，也适合在陕北大面积种植。还有四川拿

石板做的可摇动脱粒机，四川师傅在我们村和习近平他们村都弄了两个石板脱粒机，陕北不缺石

头，这种机械做好了还不会坏。这些东西都是靠习近平很有心地观察，很有心地提出来，很执着

地认认真真学来的。 
    采访组：您觉得知青岁月对习近平后来的治国理政有什么影响？ 
    黑荫贵：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治国理念，都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很大联
系。比如，现在深入农村基层的第一书记村官，跟我们那时候的整顿、路线教育以及“三年变面

貌、五年翻一番”蹲点等，在形式上应该是有历史联系的。把一个干部真正沉下去做一个村的工

作，了解情况并处理一些问题，把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真正落下去，确实能比较实际地、有针对

性地解决问题。那时候就开始沉下去工作，和现在提出精准扶贫也是有联系的。这几年我总回陕

北，每年都去几次，陕北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扶贫资金到不了位，因为有好多项目都是国家拿一

部分，省里拿一部分，地方配套一部分，地方配套就配套不上来，没有钱，结果就是三万块钱要

干成五万块钱的事，质量等各方面就会有问题。近平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也当过县委书记，

他关心“三农”方面的事情比较多，对农村情况很清楚。所以精准扶贫这个国策我觉得现在做到

了，也很到位。尤其是强调干部责任到位，考察一个干部的责任感就是考察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

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再一个就是贫困县问题。中央一直提出贫困县要摘掉帽子，实际上好多贫困县不想摘帽子，
即使按标准脱贫了、也不愿摘去帽子，因为想吃财政补助，所以有很多干部不想从根本上解决农

民脱贫问题。这样，贫困县的精准定位就决定了国家政策和帮扶力度的精准定位，这个事情我觉

得也是抓得非常到位的。 
    最近人民日报提出，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回到广大农村大有作为。如果这一代农村青年的回乡
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的话，跟我们那代知青去插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是要把城里人变

成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知青客观上带去了城市文明、

带去了文化，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文化成果。最起码陕北的孩子们对卫生、对知识的掌握不一

样了。现在这些农村青年再回去，他们带去的是互联网，是全新的操作农业的生产方式方法，全

新的种植理念，全新的对农业市场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用会是非常大的。 
    采访组：您认为陕北这个地方对习近平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什么作用？ 
    黑荫贵：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锻炼，是有多种因素的，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条件等因
素。当年延川县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除习近平外，还有丁爱笛、孙立哲、艾平、史铁生、陶正，

等等。这一批人的出现跟整个环境是有关系的。首先是当地的老百姓。陕北老百姓对北京知青那

种关怀爱护，是其他不少地方不能比拟的，因为他们把对中央红军那份感情、对毛主席那份感情

拿来对待北京知青。他们认为，你们是北京的知青，就等于是毛主席身边的孩子，甚至把你看成

是毛主席的孩子，是用这么一种心态来接待你的。接待我们插队的时候是陕北最艰苦困难的时候，

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放 20 多年了，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生活上除了煤油、盐以外，什么酱
油啊醋啊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辣椒面，好一点的再有点芝麻，可以压点芝麻盐。一年四季除了冬

越一年四季除了冬




